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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子奇氣得哇哇大叫道： 「混帳！你怎
可將老夫與那些鼠輩相比……」

邵浣春也道： 「金蒲孤，呂老先生乃長
白武林名宿，身份崇高，你不能如此侮辱
他！」

金蒲孤冷笑一聲道：
「你們與劉素客互結一氣，其罪行較請

十六兇人尤有過之，我罵他幾句還算客氣
的！」

呂子奇微異道： 「劉素客？劉素客是
誰？」

金蒲孤冷冷地道：
「你還裝什麼蒜，若你們不是與劉素客

連成一氣，怎知到此地來找我？」
呂子奇瞪大了眼睛，望著石慧道： 「小

浣！你說！這是怎麼回事？」
石慧低頭不語。
呂子奇又朝邵浣春叫道：
「烷春！你不是說姓金的一直住在杭州

城嗎？那劉素客又是怎麼會事？」
金蒲孤連忙叫道： 「胡說！我抵達杭城

還不到兩個時辰，你們就找了來……」
石慧這時才道： 「劉素客是一個武林隱

士，他心憤金蒲孤逼死我爹，要幫我報仇，
所以才用飛鴿傳書，告訴我姓金的下落！」

金蒲孤冷笑一聲道： 「劉素客的良心真
好，你們對他所知僅限於此嗎？」

邵浣春立刻道： 「他是個溫文儒雅的讀
書人，還能怎麼樣？」

金蒲孤笑笑道：
「你們若是到十大門派去問問那些新起

的掌門人，就知道劉素客是怎麼樣一個人
了！」

說完又對呂子奇道：
「呂老頭兒！因為你在東北尚有令譽，

所以我特別寬容你一次，快走吧，莫再自尋
沒趣了！」

李青霞連忙低聲道：
「金大俠，呂老英雄為人極其正直，他

現在可能是受了蒙蔽，你為什麼不跟他解釋
清楚！」

金蒲孤微微一笑道：
「我並不在乎他與我為敵，劉素客既然

利用他前來找我的麻煩，一定認為他的武功
比我高明，因此我倒是很希望給也一點顏色
……」

看看這番話故意說得很響，呂子奇果然
受了激怒，厲聲大叫道：

「金蒲孤！老夫根本不知道有劉素客這
個人，可是憑你這種態度，老夫也得給你一
點教訓！」

金蒲孤哈哈一笑道： 「祇是一點教訓，
劉素客會失望的，他是要你殺死我！」

呂子奇正色道： 「老夫習武之初，就曾
立下重誓，絕不利用武器殺人，否則那十六
凶人也不會等到你出手來剪除了……」

金蒲孤笑了一笑道： 「這麼說來你要如
何教訓我呢？」

呂子奇道：
「你自以為一支強弓，一袋金僕姑長箭

無敵於天下，老夫就要憑掌中十二枚金錢鏢
給你一點教訓，我們一箭換一鏢，看看是誰
的厲害！」

金蒲孤淡淡地道：
「對不起得很，我的金僕姑長箭祇用來

對付奸邪之輩，箭出分生死，可不能利用來
爭強好勝！」

呂子奇大怒道：
「小子！你不敢較量就乖乖地認輸，跪

在地上磕三個響頭，折弓毀箭，老夫就放過
你，要是這樣耍賴皮，老夫可不客氣了！」

金蒲孤豪不在乎地道： 「不客氣又能怎
樣，反正你不能殺人……」

「老夫雖不能食誓殺人，可是對於卑劣
無恥的懦夫另有一套懲戒的辦法，照樣可以
叫你受足苦頭！」

金蒲孤仍是很平靜地道；
「我想先聽聽你的懲戒手段，倒底有多

厲害，假如不太難受的話，我寧可接受你的
懲戒，給你一個下台的機會！」

這番話使得所有的人都為之一怔，誰也
沒想到金蒲孤表現這種態度，呂子奇大叫
道： 「小子！你把話說清楚，倒底是什麼意
思？」

金蒲孤微微一笑道：
「我就是這個意思，因為你活了這麼一

大把年紀很不容易，平生所為又沒有什麼大
錯，我實在不忍心殺死你，可是我答應與你
較量後，你又很少有活命的機會，算來算
去，我祇好讓著你一點，以免你空跑一趟
……」

呂子奇大叫道： 「放屁！老夫豈會要你
讓手……」 （一一八）

村民們突然被意外的槍聲和淒厲的哀叫聲驚
醒。

槍聲不祇一響而已，停頓了一會，又連續傳
來二三聲哀叫、悲嗚、求救的聲音逐漸大聲起
來，村民們紛紛衝出門外探究發生什麼事情。

祇見一位瘋狂的男子迎面奔來，他穿著一件
立領上衣，腿上綁著綁腿，腳蹬草鞋，頭纏白
布，白布上還綁著兩支像牛角一樣亮著燈光的手
電筒，胸前掛著一個煤油燈，腰間插著一把日本
刀，單手持著獵槍。

村人見狀不禁嚇昏了，不，應該說他們還來
不及反應之前，男人手中的獵槍已經噴出火花，
當場將來人擊斃。

這個男人就是要藏。
他就是以這身裝扮一刀將妻子砍死，而後像

一頭喪心病狂的野獸般衝出家門。
他總算有一丁點良知，沒有傷及兩位姑姑和

小孩，然而被他撞見的無辜村民不是被砍死，就
是被擊斃。

後來經過調查，有的人家聽見外面的敲門
聲，不明就裡地將門打開，就突然遭到槍擊斃
命；還有某對新婚夫婦才剛入睡，窗戶被撬開一
寸，伸進一管槍口，先是擊斃新郎，接著又一發
打死從夢中驚醒的新娘；更令人扼腕的是新娘與
要藏沒有絲毫瓜葛，她剛從十里之外的村莊嫁到此
地。

要藏到處行兇，直到黎明將屆時分寸逃進深
山，結束了恐怖的一夜。

第二天早晨，附近接到快報的各村鎮記者和警官趕來時，八
墓村已經遍地血腥，慘不忍睹，幾乎到處都可以聽到瀕死的呻吟
和微弱的呼救聲。

當時被要藏攻擊成輕重傷的村民不計其數，當場死亡的有三
十二人。這真是一件慘絕人寰的事件，也是世界犯罪史上少見的
案例。
非但如此，逃人深山的重犯要藏從此行蹤成謎。由警官、消防隊
員，還有村裡的年輕人所組成的自衛團，連續數月搜遍了附近的
群山和地底的鐘乳洞，依然找不到他的下落。

當事情發生後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人們逐漸趨於平靜
時，仍有人發現許多證據顯示要藏還活著。

村民們經常發現有牛隻被射殺，身上的肉被橫切縱剖，殘骸
週圍留有取火烤肉的痕跡。

因為村裡的牛隻整個冬天都被關在牛欄裡，到了春天才野放
到山坡上，放養的牛隻隨意吃野草，從這個山頭漫步到另一個山
頭，有時候還會越過縣界到鳥取縣。這些牛隻經過一個月或半個
月的放牧後，因為需要鹽份，便會自動下山回到飼主的家裡。

由此可知，逃往深山的要藏不但沒有自殺，甚至還有非常堅
強的求生意志，這又燃起村人新的恐懼。要藏的行蹤現在依然無
從得知，他潛入深山已二十餘年，依據常識判斷，他不可能活這
麼久，但是有為數不少的村人仍堅持他還活著，而且所提出的證
據相當牽強。
那時，被要藏當場擊斃的有三十二個人，三十二的數字正好是八
的倍數，換言之，就是每位八墓神均追索四個犧牲者，如果要藏
死了，犧牲者就多出一個，所以有些人認為要藏還活著。

（五）

單言學士宣爺見有了迎娶吉期，便叫家人收拾洞房，又雇了
好些老媽大娘，伺候聽用。又去叫廚役，定戲班，制備學士的職
事，家中張燈結綵，廳上擺列陳設一新。忙忙碌碌，也忙了十幾
天。諸事已齊，到了吉期，也請了好些疏族遠親及左鄰右舍到來
吃喜酒。閤城文武俱來道喜，送禮一概不收，留著吃酒、看戲，
托了親友相陪。到了晚間，先是大媒建昌縣擺了執事到柯府，後
即發動花轎，也是全班執事，十六個披紅家丁扶轎掌燈，外面三
聲大砲，鼓樂細吹，一路迎到柯府。也是三聲大砲，將花轎抬到
至中堂放下。那些俗禮不消細述。

且言寶珠已在燈下開了臉，梳妝已畢，穿了官誥。所有妝奩
已於三日前舖到宣府，如媚、如鉤兩個丫環仍命陪嫁過去。此刻
母女分離，又免不得依依不捨，灑了幾點風流淚。外面鼓樂已催
妝三次，要請新人上轎。女兒抱轎，俗例卻是尊翁，夫人叫丫環
去請柯爺，柯爺不知去向。且看下文。

第十九回 正言規友 當道鋤奸
詩曰：
偏做一生志不回，至親竺少笑顏開。
魚書遠寄來千里，佩服良言免忌猜。
寶珠出嫁請柯爺抱轎，四處找尋不見，丫環回了夫人。夫人

怕錯過吉時，祇得叫進兒子鳴玉，抱了姐姐上轎，夫人含淚送女
兒到轎子內坐下，打發轎子動身。外面三聲大炮，建昌縣領轎先
行，一路鼓樂細吹細打，喜炮連天，迎到宣府。轎登內廳，自有
儐相贊禮，兩邊喜娘攙出新人，又是儐相贊禮，迎出新郎。宣爺
是穿的學士品級服色，登了紅氈，與新人並肩站定。先拜天地，
後謝聖恩。回來交拜已畢，用五色紅巾拉入洞房合巹、撒帳，少
不得有諸親友男女人等看新娘，鬧新房，直到二更方散。宣爺夫
婦方才共上牙床，解帶寬衣，效魚水之歡。一夜恩情自不必說。

到了次日起來，夫婦雙拜家堂，又遙拜公婆。拜畢，夫妻坐
下。先是裡面僕婦丫環叩頭，後是外面家人書僮等叩頭。這一日
是家宴，並無外客。夫妻對面坐定飲酒。如媚、如鉤左右執壺斟
酒。宣爺叫聲： 「夫人呀！想下官為夫人的婚姻，幾於性命不
保；夫人為下官的一幅詩箋，亦幾死於非命。你我夫妻從患難中
成就這段良緣。若不虧裴伯父一力週旋，你我夫妻焉有今日！應
當供他長生祿位，早晚燒香，保佑他壽命延長，公侯萬代，還報
答他不盡呢。」 （六十七）

第六章
「沒想到原來你就是Lisa！」

歐嘉芝的眼神中仍有掩不住的不敢置
信與興奮。人跟人之間的緣分真是奇妙，
原來她們早在半年前就已經見過面了。

「對啊，我根本沒想到你就是 Hel-
en，難怪第一次遇見你時，就覺得有種似
曾相識的感覺。」

吃著凱撒沙拉的辜仲柔，既感動又開
心地說著，一邊回想著當初兩人擦肩而過
時的熟悉感。

「我真的好開心！自己的好朋友能替
自己設計婚紗，實在是一件很有意義的
事，我想這婚禮一定會讓我永生難忘的。
」她持續感動著。

「那你昨天在msn上說要親自告訴我
的事，是不是就是你的婚事？」歐嘉芝猜
測道。

「呵呵，你祇猜對了一半，另一半
嘛，就是我希望你能來當我的伴娘，
Helen，好不好？」

辜仲柔提出邀請，期盼的眼神直直地
望著她，雖然自己跟Helen是第一次正式
見面，但她早把她當成是自己的好朋友
了。

「當然沒問題。」歐嘉芝二話不說，
很阿莎力地答應了。

「真的？嘉芝，謝謝你！我哥等一下
會來接我一起去看傢具，待會順便介紹你
們認識，他就是要跟你配對的伴郎。」

辜仲柔高興極了，她終於搞定自己的
伴郎跟伴娘了。而且最令她開心的是，大
哥跟Helen的外型，簡直登對到不行。

再搞不好——他們兩個會一見鍾情，
萬一真是這樣，那就真的太棒了！

「你哥？他會缺女伴嗎？」歐嘉芝記
得Lisa曾經提過，她的哥哥是個能迷倒所
有人的萬人迷。

「唉，就是因為我哥太受歡迎了，所
以我所有的女性朋友全都央求我一定要讓
她們跟我哥配對當伴娘，為了以示公平，

乾脆大家都不要了，就
由你擔任哥哥的女伴，
相信大家一定會心服口
服的。」

在整場婚禮的準備
工作裡，她沒想到最棘
手的事，竟然就是替自
己的大哥找個伴娘。

幸 好 有 Helen 幫
她。

找自己的大哥當伴
郎 、 好 朋 友 當 伴 娘 ，
嗯，Perfect！

「你哥身體復原了
嗎？我之前聽我爸說，
他醒來後就轉院了。」
喝了一口柳橙汁，歐嘉
芝對自己未來的男伴，
突然好奇了起來。

「嗯，他大致都康
復了。當初會迫不得已
轉院，是因為家裡收到
消息，有八卦週刊的記者知道我哥住院
了；且我哥那時才剛醒，身體有點行動不
便，記憶又有些混亂，所以我媽作主讓他
轉到國外去休養。」辜仲柔把來龍去脈解
釋給她聽。

「原來如此。」歐嘉芝點點頭，原來
是他已經轉院了，難怪老爸可以放心地去
環遊世界。

「老實說我真佩服我哥，他剛醒來的
時候連走都沒辦法，竟然可以在短短幾個
月內就復健成功，而且上個月就已經回臺
灣繼續當他的工作狂了。」如果是她，一
定會偷懶休息個幾個月再回來。

「他是為了救人才出車禍的，好人果
然會有好報。」事實證明，老天果然是有
眼的。

「對了，你哥是在 L.A.哪裡出的車
禍？」歐嘉芝祇是隨口一問，沒想太
多。 （二十七）

白素閒閒地引他說話： 「你的話，在你上次離
開之後，我們討論過，覺得很不明白，那鬼……和
你一起，結結實實的？」

齊白點頭： 「如果不是他自己說出來——一半
也是我料到的——他的身份，我根本不會把他當
鬼，祇當他是人，我甚至捏過他的手臂，就像捏我
的手臂一樣。所有的有關鬼的傳說和記載，都沒有
提到過鬼可以這樣子，那種奇特的現象，衛斯理，
如果你不去體驗一下，那你還算是什麼衛斯理？
」

我皺著眉： 「他進食？呼吸？」
齊白點頭，我又問： 「他喝水？睡覺？便溺？

」
齊白直點頭。
我和白素異口同聲： 「那他不是鬼，根本就是

人。」
齊白苦笑： 「可是他實在是一個鬼，情景詭異

絕倫，其中一些細節我不能說，你要是一去，立即
就可知道。」

我又想了一想： 「也不是太詭異，那情形，照
你所說的，是一個被鬼上了身的人。」

齊白陡然震動了一下，他顯然從未想到過這一
點，張大了口，吁著氣。接著，又做了一些沒意義
的手勢，想來是在回想他和那鬼相處的細節。

過了一會，他又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你想的
……大有可能，因為他實在是一個人，可是……鬼
上身……一個古老的鬼魂，進入了他的頭腦，使他
以為自己就是那個古人？」

我很高興： 「你明白了？這種情形，不算很特
殊，嗯，最近我就見到一個人，以為他自己是李自
成，見良辰美景，以為她們是紅娘子，來找他報殺
夫之仇。」

齊白沉吟不語，我雖然這樣說了之後，心中不
禁陡然一動，向白素望去： 「我們一直都以為那個
自以為是李自的人是瘋子……可是也有可能……那
是另一宗 『鬼上身』，李自成的鬼魂。控制了那人
的思想。」

白素的神情很怪，那自然是她想到了我的假
設，並非全不可能之故。

而我的假設如果成立，那當真是怪異至極了。
古今中外，不知道有多少人出生過，又死亡了，所
有死亡的人，自然都有靈魂，不知以什麼方式存在
著，要是這種靈魂入侵人體的事大量發生，那會怎
樣？

滑稽一點的想法，是兩個陌生人見到了，忽然
會生死相拚，因為一個被李自成的靈魂佔據了，一
個被崇禎的靈魂佔據了。可怕一點的想法是： 「要
是希特勒的靈魂，忽然佔據了人的身體，那會不會
又引發一場大屠殺？」

由於人類對靈魂的來、去、存在，遠處在極度
無知的狀態之中，所以這種侵入，幾乎無法防
止。

古今中外，本來也都有零星的、不完全的靈魂
侵入人體的記錄，可是似乎都沒有眼前這兩宗那麼
嚴重。費力醫生在那次聚會之中，曾提及 「一個進
攻陰謀」，後來他說那是病毒的進攻，病毒的進
攻，還有跡可循，靈魂無形無蹤的進攻，人類如何
防禦？ （四十二）


